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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十、昏林森厲影　危巖密莽奔高人三十、昏林森厲影　危巖密莽奔高人

　　公亮等四人急丁拜見雲老人，又因虎女未歸，林中終年黑暗，自己帶有土人特製的燈火，虎女所騎猛虎目光如電，彼此老遠均

可望見。萬一尋不到雲老人，虎女總可遇上。一味加急前進，並在沿途樹上留下標記，以防走迷。因有紅牤警告不令在兩山交界埋

伏窺探，西山土人業已通知，所需乾糧也經二虎輪流送去不少，香粟村已有石、伊二人送信，虎女未回，反正無事，正好抽空拜見

這位世外高人，別的均未在意。　　四人武功雖有高低，腳程也是公遐夫婦較差，但是林中暗如深夜，到處巨木叢生，極易走迷。

既恐失散，又恐走單，遇到毒蛇猛獸暴起傷人，開頭一段四人分作兩行，並肩同行，相去不過數尺。婁、秦二人惟恐公遐夫婦本領

較弱，林蓉又是女子，初走這類森林奇險之區，諸多可慮。

　　公遐心又最熱，不便勸他二人在安樂洞守候，為防萬一，特請二人在前，每遇險阻之處，不時搶往兩旁暗中照護，幾次過去，

被公遐看出，覺著婁、秦二人固是好友義氣，自己比他年歲較長，休說劍術，便是武功暗器也差得多。方才來時不曾細想，照此走

法，二人一定為我耽擱，否則虎女剛走不久，以他二人的腳程必能追上。

　　萬一此去撲空，或是不等趕到虎女已先迎來，豈不冤枉，越想越不過意，心生慚愧，知道二人熱腸肝膽，既然同路，決不肯中

途而廢，使我夫妻退回；如期同行勢必徒勞。悄告林蓉，想什說詞，分成兩起，各憑運氣，以免延誤。

　　林蓉早已想到，本想不來，因知未婚夫婿自覺本領不濟，急於尋訪高人求教，心志誠毅，不忍勸阻，只得同來。

　　林蓉聞言悄答：「遇哥，讓他二位先走定必不肯，還是與之明言，我們再走快一點，方免兩誤。其實此舉多餘，雲老人是四妹

恩師，聽四妹和我所說口氣，這位老人家只不願我們因人成事，並想激勵東西兩山土人團成一片，以眾人之力，除眾人之害，再興

眾人之利，各用本身力量戰勝艱危，暫時不肯相見，早晚仍可拜見求教，不必忙此一時。

　　「方才你第一個要來，本想勸阻，繼一想邏哥有此誠心毅力，又肯下苦功，到香粟村才兩三天，你只聽大哥、七哥稍微指點，

定必慇懃求教，虛心請益，絲毫不肯放鬆，人又正直謙和，老人見你至誠，定必嘉許。我是你未來妻子，義共安危，自應一同上

進，不應畏難膽怯，方始跟來。照我沿途計算，三停似已走了兩停，可是前途形勢越來越險，有的地方據說生人決難通過，到時你

不要開口，由我來說便了。」

　　公遐聞言心中感激，剛剛應諾，婁、秦二人忽由後面趕上悄說：「沿途形勢越發險惡，時有各種異嘯之聲遠近傳來，寇兄、蓉

姊必須留意。」

　　話未說完，前面便遇大片密林阻路，黑暗之中也看不出那是什樹木，只見巨木駢生，不是互相擠軋無路可通，便是虯枝蟠結上

下糾合，宛如犬牙交錯，無法穿行。枝頭更有驚蛇亂竄，雖然不甚長大，為數頗多，時有發現，一條條的長短蛇影上下飛舞，驚竄

不已，寨寨餌餌之聲宛如風雨驟至，勢已驚人。

　　所帶燈火初人林時也頗光亮，能照十步之外，及至到了密林深處，不知怎的會昏暗下來，綠幽幽鬼火也似，相隔三尺左近便看

不出入的面目。殘燄熒熒，暗無光華，四外黑影沉沉，一些枯枝斷木搓梯挺立，昏燈影裡彷彿大小鬼魅張牙舞爪悄悄掩來，想要攫

人而噬。

　　林中靜得一絲風都沒有，所過之處蛇虺伏竄，啾啾卿卿如聞鬼語，各種淒厲刺耳的異嘯之聲時遠時近，相繼傳來，越顯得景物

陰森，悸人心魄。有的地方那合抱粗細的巨木石樹日久年深互相擠軋傾倒，樹枝不往上長，卻往橫裡竄去，見縫就鑽，密壓壓結成

老大一片樹幕，最低之處快要接近地面，人不能俯身而過。

　　稍微空疏之處，又被這些樹枝互相糾結，還有許多寄生藤蔓，比人臂還粗，亂網一般遍地皆是，一直纏到樹上。休說是人，便

是蛇獸也未必能夠穿過。四人繞走了一大段，越走越難，形勢也愈危險。偶然尋到行列較稀之處，剛走不遠，又被密林藤網擋住，

不能過去。

　　走著走著覺著頭上樹枝飄動，隨手一撩軟膩膩的，舉燈一照，原來是些毒蛇，垂頭向下，被燈一照全都驚退，紛紛縮回樹上，

差一點沒被咬上一口。再加仔細定睛四顧，那一帶樹上到處都掛有這類毒蛇，一條條紅信頻伸，凶睛閃閃，在暗影中隱現閃動，才

知誤入蛇窟。

　　這一驚真非小可，總算這裡毒蛇終年生長森林之中，最長的只得八九尺，沒見過人，又懼燈光，四人身邊均帶有避毒藥草，否

則這多毒蛇，多大本領也非受害不可。最可怕是這裡許來路的地面都有毒蛇盤踞。四人先不知道，等到警覺，業已深入，四面八方

無一處沒有毒蛇倒掛，知其來勢如風，為數又多，稍一疏忽，必遭毒口。

　　樹枝離地更低，最高之處離頭才兩三尺，低處還要低頭俯身而過。越看越怕，只得四人背抵背，各用手中兵器四面防護，緩步

退出，想盡方法躲避，也不敢去撩牠。好容易退出蛇林，俱都握著一手冷汗，連說好險，可是誰也沒有退志。

　　正在尋覓途徑，林蓉驚道：「這一帶林木繁密，毒蛇既多，藤蔓滿地，四妹騎著那大一隻猛虎如何能夠通過？算計來路途程應

該到達，可是四妹和我所說那幾處地勢標記全都不符，定是途中把路走岔，依我之計，不如把人分成兩路，一左一右覓路前進，沿

途用刀劍在樹上留下標記，無論何人，只要尋到四妹所說那幾處疏林水塘，便用方才所帶竹吹招呼。

　　「萬一遇險也可求援，豈不比聚在一起亂闖要好得多？時候已久，再與四妹途中相左，累她愁急，更是冤枉，不知三弟七弟以

為如何？」

　　婁、秦二人先不放心公遐夫婦自成一路，執意不肯，後來越走越覺不對，休說虎女所說途徑，連來路所留記號均尋不到。因想

往返沒有多少時候，又都吃飽起身，各人只帶了一葫蘆水，未帶乾糧，想起森林迷路最是危險，一個不巧，往往十天半月走不出

來，甚而餓死在內都不一定。

　　雖然林中住有異人異獸，虎女路熟，又有兩隻猛虎，回洞得信也必尋來，不致那麼兇險，到底可慮。又見那一帶離開蛇窟已

遠，沿途雖然照樣昏黑，形勢卻極安靜，方才所聞各種極淒厲的異嘯業已停止，偶然聽到一兩聲，相隔也遠。互一商量，覺著試上

一試也好。

　　於是四人分成兩起，一左一右各自覓路前進，尋到途向便用竹吹通知。婁、秦二人初意彼此方向相差不多，竹吹當可聽到。哪

知森林之中不比空山，竹吹聲音均被沿途大樹擋住，稍微隔遠便聽不到。因防引來蛇獸怪物，上來約定，每走出十來丈才按照所約

暗號傳聲示意，並告所行方向，稍有警兆便即停吹，除非萬分危急不許連吹。

　　走了一段，公亮覺著對方竹吹之聲沉悶異常，還當隔遠，後來聽出聲音越悶，幾聽不真。忽然想起大樹阻隔，聲音不能透遠，

心中一驚，忙照預定發出信號，要公遐夫婦速往會合，仍作一路同行。連吹了幾次竟無回音，知已隔遠，好生愁慮，忙和秦真照著

方才所聞竹吹來路斜穿過去。本意是恐公遐夫婦遇險，趕往會合，如真無路可通，索性覓路回去。

　　不料這一分路，竟被密林居中隔斷，無法通過。料知公遐夫婦必在密林那面向前進發，只得且吹且走，朝前急趕。一口氣趕出

三四里，公遐始終沒有回音。正代他夫婦擔心，又悔又急，忽然發現右側橫著一條小山，雖不甚高，形勢險峻。剛想起虎女前說老

人隱居之處前有池塘，後有小山，但應偏在路左，不應在右，山對面又不見有水源，仔細一想，忽然醒悟，待要越山而過，察看山

那面有無池塘，便可看出幾分，忽聽一聲虎嘯由隔山那面隱隱傳來。

　　聽出虎女所騎，忙取竹吹回應，一面朝那土山趕去。那山高只十餘丈，做一長條橫在林中，從上到下都是樹木藤蔓。二人仗著

一身輕功，一路攀援縱躍飛馳而上，還未到頂，便覺山那面光景較明，似有天光下漏，虎嘯之聲也越來越近，連虎女呼聲也同聽



出。二人一面回應，一面飛身往上趕去。

　　到頂一看，前面忽有白光閃動，定睛一看，果是大片湖蕩，相隔約有一兩里路，天光由四面環繞的密林高樹之中透將下來，照

在那數十畝方圓的湖蕩之上，宛如一片極大的晶鏡，吃四圍暗影一襯，更顯光明。再看湖對面小山腳下，只有幾株大得出奇的古

木，既無房舍，又無崖洞，天光反映，看得逼真，不像有人居住神氣。

　　虎嘯之聲己止，連人帶虎全都不見。公亮想起未了一次虎嘯好似就在前面，相隔湖蕩不遠，連愛妻呼聲俱都聽到，按說應該臨

近，如何不見？以為下面林木陰森，光景黑暗，也許人在山下，虎的目光被樹林擋住，故未看出。連喊了幾聲「四妹」，未聽答

應，一面同了秦真由暗影中覓路走下。因這一面形勢更陡，藤樹又密，冒失馳下反易失足，不得不加小心。

　　知道虎女性情，這等昏暗危險之地決不會故意隱藏取笑，如何快要對面，虎、人忽然失蹤？心正驚疑，人也快要走到山腰上。

二人目力本強，在暗如深夜的黑林之中走了半夜，前面又有天光反映，比來路好看得多，腳底恰是一片草地，那些大樹均比小山還

高，立處離地只三四丈。

　　秦真心急，又仗著一身極好輕功，一聲招呼，當先往下縱去。為防萬一，一手拿著特製的羊皮燈，一手舞劍，提氣輕身朝朝下

縱落。公亮在後，瞥見劍光人影，所到之處果是一片平野，野草高只尺許。

　　秦真落處還是一片空地，草都沒有，連忙跟蹤縱落，眼看離地不過丈許，忽聽呼的一聲，情知有異，忙喝：「七弟留意！」同

時凌空一個鷂子翻身，往旁一側，隨同下落之勢，右手緊握寶劍，偏頭回望，剛發現一個似獅非獅，比獅略小，血口開張，上面現

出兩團碧光閃閃的凶睛，後面好似還有一段長身的怪物，由來路山腰上朝人斜躥過來。

　　暗道不好，一面下落，一面反手一劍，待要凌空揮去，忽聽腳底一聲嬌叱，接連三四點寒星已由身旁飛過，朝那怪頭打去。剛

聽出愛妻口音，忽又聞得一聲虎吼，人也落到地上。黑暗之中也未看清那怪獸是蟒是獸，剛脫口喊得一聲「四妹」，猛又聽銅鍾般

轟的一聲怒吼，震得木葉驚飛，簌簌如雨，兩耳嗡嗡，半晌不絕，同時瞥見嘯聲來處現出兩團金光，流星電射，由斜刺裡疏林高樹

之間飛將過來，在暗林中略一隱現，便朝前面撲去，來勢神速已極。

　　那帶著兩團碧光的怪頭似被虎女暗器打中，凶晴連閃幾閃，張開血口，一聲極淒厲的怒嘯，把頭一搖，正要朝人猛衝過來，不

知怎的忽然電也似急縮退回去，跟著便聽虎吼連聲，虎女所騎那只大虎已由怪物退路暗影中猛躥過來，方才怒吼和那兩團金光正是

紅牤，同時趕到，由虎身上面凌空越過，朝怪頭撲去。跟著便聽雙方惡鬥騰撲和怒吼厲嘯之聲。

　　虎女、秦真相繼趕到，三人聚在一起。

　　虎女正埋怨公亮：「方才不說同行，人走之後不該冒險尋來，這一帶毒蟲猛獸甚多，連我到此也須小心，沒有恩師和紅牤接應

也不敢輕易越過，如何這等大膽？」

　　公亮一聽這等兇險，想起公遐夫婦必還未到，忙喊：「四妹先莫埋怨，快尋寇兄、蓉姊，他二人和我們同來，在離此六七里的

樹林之中分手，音息全無，如何是好？」

　　虎女正要發急，忽聽紅牤吼了幾聲飛縱過來，怪物聲影皆無，似被紅牤所殺。

　　虎女忽轉喜容道：「他兩夫婦居然因禍得福，你們放心好了。」

　　婁、秦二人忙問：「怎麼知道，寇兄夫婦遇見了麼？」

　　虎女笑答：「我還不知底細，只聽紅牤吼聲，牠說寇兄、蓉姊已被林中另一位高人救去，那是我的師怕，連我恩師也在那裡。

新來妖人已早知道，恐我在此久候懸念，又料你二人既由蛇窟前面與寇兄蓉姊分路，必要誤走黑林山，一個不巧，遇到山岩下面藏

伏的惡蟲，難免虛驚，特令紅牤趕來送信，就便接應，命我三人隨牠同去。

　　「我和紅氂還是上月在森林中巧遇恩師才得見到，相識不久，他那獸語只聽出一個大概。虎媽以前暗中和牠來往見面，彼此吼

聲雖能通曉，對我卻有好些意思說不出來。好在這兩位師伯在森林中隱居年久，恩師和他多年舊交，不是外人。上次來見恩師還曾

談起，久想拜見，未得其便，所居山洞又極隱秘，外人難於走進，離此卻不甚遠。

　　「方才三哥所見獅面蛇頸之物，乃是這裡藏伏多年的一條惡蟲，形如穿山甲，卻生著一個大頭和丈許來長一條長頸，雖然猛

惡，頗有靈性，只有紅牤能夠制牠。恩師因牠口中腥涎所結晶粒具有解毒妙用，又最戀家，從不遠出傷害人畜，離牠巢穴方圓數里

之內毒蟲絕跡，因此不肯傷牠。方才那樣急叫，必為紅牤所制，吃了苦頭。我深知這東西的猛惡，先是恐你二人無心受傷，因其靈

警非常，最愛護牠的腥涎，便令虎媽繞往牠的巢穴激使回鬥，一面暗中掩來。

　　「不料這東西今日發了凶野之性，連身飛起，竟想傷人，一時情急，連放四枝飛針，多半被我打中。此舉雖是急於救人，未免

違背師命，也須前往稟告。此行一舉兩便，我們快走，到了路上再說吧。」

　　說完，先往虎背縱上，騎向前面，再令公亮居中，秦真在後，仍是三人一虎，由紅牤在前引路，同往西南方密林之中馳去。公

亮貼坐虎女身後，見虎行之路多是巨木密林，最厭之處僅容一虎通過，稍不留意腿便擦向樹上，光景又極黑暗，不到臨近決看不

出。

　　那虎隨著紅牤繞樹而馳，左轉右折，時進時退，走得極快，空處極少。先恐虎行大速，一不留神撞在大樹之上受了誤傷，連呼

「四妹將腿盤起，不要垂向虎的兩旁，以免磨擦，傷了皮肉衣服！」

　　虎女笑說：「無妨。」後來看出所過之處，無論多仄多暗，均由當中馳過，連衣服也未擦上。一問虎女，才知那虎目力特強，

多麼黑暗的地方都能看出老遠。雲老人和隱居林中的這兩位高人交情甚厚，紅牤當時奉命往來兩地，更是輕車熟路。否則，這一帶

到處巨木密林，形勢最險，常人到此，無論走往何方均要迷路，困在裡面進退兩難，早晚饑渴而死。

　　婁、秦二人聞言才知厲害。再借燈光沿途察看，那些大樹多半平地直起，粗達數抱，疏疏密密十九相同，雖有空闊之處，前進

不遠便被駢生巨木擋住去路，往往進少退多，舍寬就厭。三人兩獸在這暗無天日，靜如死域，陰森黑暗的森林之中繞越穿行，走了

半個時辰還未到達。

　　秦真坐在公亮身後，見久不到，好生奇怪，高呼：「四姊，我們和寇兄、蓉姊分手沒有多時，便越過土山遇見四姊，跟著紅牤

便到。說他二人巧遇高人，命引我們往見，照情理說相隔定必不遠，如何走了這些時還不見到？還有土山前面不遠有大片水塘，雲

老前輩想必住在那裡。當地天光下映，彷彿山腳一帶既無房舍又無崖洞，令師可住在那裡麼？」

　　虎女回顧笑道：「七弟，你未看出我師父和紅忙便住在湖邊兩株大樹之上，風景頗好，林中許多野獸每日由中午起分班按時去

往塘中飲水游泳，內有許多奇怪東西我都不曾見過。至於那兩位師伯所居洞府，因和恩師見面不久，一他老人家暫時不許洩漏他的

形跡。你三哥又老跟著我，不便丟他前往，前後才去過四次，只知離黑林山恩師樹巢才十來裡，按說應該早到。看此走法，想是這

一帶森林太密，須要進退繞越，不能直穿過去，想必也快到了。」

　　秦真又問：「照此說來，紅牤必還另有走法，否則寇兄、蓉姊和我們分手並無多時，我和三哥沿著一片密林急馳，途中並未停

留，紅牤怎會來得這快，此去又是這多時候還不見到。」

　　話剛說完，紅牤忽然轟的一聲巨吼，身形一閃，飛入前面暗影之中，不知去向。跟著，便聽前途樹上枝葉騷動之聲甚急，林中

黑暗，看不出來，靜心一聽，那聲音少說離地也有二三十丈，虎也同時吼嘯起來，走得更快，繞樹而馳，和走馬燈一般，左旋右轉

一晃又是老遠。

　　虎女笑道：「這東西天性好勝，真愛逞能，原來牠另有走法，方才竟是由樹枝上面穿越過來，自然快得多了。」

　　公亮驚問：「你說那兩位師伯的洞府二虎似未去過，林中昏黑，這一帶樹木又粗又密，沒有紅牤領路如何過去？再說，這類千

年以上的前古森林，上面枝葉最厚之處何止十丈，樹枝糾結比帳幕更要嚴密，休說天光，連風雨都難穿透一點，紅牤便是異獸通



靈，生具神力，也決不能隨意穿通上下。四妹所料恐未必有此容易吧？」

　　虎女笑答：「你哪知道這東西的厲害，牠非但週身堅如鋼鐵，力大身輕，並還通靈異常，御風而行，急逾飛烏，樹枝只管厚

密，仗著心靈，記性又好，目力更強，必有通行之法。牠並不需要穿出樹頂，只在樹枝隙裡穿行，省卻許多繞越，自然要快得多。

牠那目力更是好得驚人，那日我曾試過，這樣黑的森林，我因不信恩師所說，將三枝飛針分朝三面打去，業已深嵌入木，外面沒有

一點影跡，命牠往尋，晃眼全數尋回。

　　「那麼堅厚的樹幹，被牠手一抓便成粉碎。這類猛惡的通靈異獸，全仗二位師伯用多年苦心將其制服，又經恩師收容感化，不

奉命從不殺害生物，要是任性為惡，便我三人對付牠一個也決不是對手。牠和二虎均能聞聲知意，不會迷路。那日恩師曾說，二位

師伯的洞府深藏山腹地底，冬暖夏涼，景物靈奇，外面也是一座小山，前面橫著一條溪流，一點看不出來。你看虎行這快，定是快

到無疑。」

　　跟著便聽紅牤吼聲由遠而近，與虎嘯相應。虎女方在笑說：「果然料得不差，前面就是恩師和二位師伯所居。我雖不曾來過，

聽說溪流甚寬，當中一段無什樹木，非但天光下映，溪中還有大片青蓮和兩種生在水中的花樹，終年花開不斷，如何不見？」

　　公亮、秦真還未及答，紅牤吼聲已由遠而近，虎也吼嘯相應。眼看前面巨樹駢生，行列越密，方覺難於通行，忽又聽左側樹枝

騷動響成一串，先是紅牤由樹上縱落，同時又有一個年約十二三歲，身穿一身白色短裝，腰圍蓮花戰裙，手持一根似槍非槍銀光閃

閃的兵器，身後還有一個身材矮小的白衣少年一同趕來，見面笑說：「你是雲師姊麼，這兩人想是婁公亮和秦真二位哥哥了。師父

和二位師叔早說你們要來呢。」

　　三人見那幼童生得短小精悍，雖是小小年紀，動作如飛，滿臉英銳之氣；同來少年比他年長一倍，人卻沉穩，立在一旁微笑不

語，彷彿幼童行輩較高神氣。心中奇怪，知道這類高人奇士並不以年紀來分長幼，入門也有次序，不能因他年幼便生怠慢。

　　公亮更恐愛妻心直計快，說話冒失，忙即搶前答道：「二位師兄尊姓大名、小弟正是婁公亮，此是七弟秦真和四妹雲萍。聽說

師兄洞中共是三位師長，名姓也望示知，以便少時拜見，以免稱呼大禮。」

　　幼童朝少年看了一眼，少年接口笑道：「此是大師伯門下小師兄祖公達；小弟龐浩。四妹的師父是三師叔，與四妹同姓，聽說

還是一家，今日才知，詳情未便探詢。家師鐵藜老人，大師伯祝一公。雲師叔本意女賊婆師徒毒針厲害，想將御毒針的皮衣面具分

數制好與諸兄姊妹送去，事完再行相見。

　　「不料大師伯坐關多年。已有三年不曾出洞，今朝恰巧坐關期滿，無意之中同了小師兄頭往左近林中走動，恰值寇公遐師弟夫

妻在林中遇險，為大群毒蛇所困。先是小師兄無意之中與之相遇，後來發現遇險，趕往解救。不料那群毒蛇原和林中特產毒物甲螈

惡鬥，被他夫妻無心撞上，蛇群雖被小師兄驚退，卻將毒螈驚動，正在拼鬥，被大師伯聞聲趕去，用千年雄精丸將毒螈殺死，救回

洞去，問知經過，他夫妻便苦求拜師，人又中了點毒。

　　「大師伯生性剛直，對於門下取材甚嚴，本無收徒之念，聽他二人說完經歷，大加垂青，非但連他夫妻一齊收下，並對家師和

雲師叔說：像巴家莊這伙賊黨，不是多年巨賊大盜，便是為害民間無惡不作的兇人，為首的又是一個土豪惡霸。敵人聲勢浩大，能

手頗多，照你所說，無論多麼困苦艱難，危險厲害，均應以本身之力聯合眾人之力將牠克服戰勝，不能依賴旁人。

　　「此言雖極有理，但要知道，人都一樣，除暴安良人人有份，遇見這類事誰都不能置身事外。我師弟兄三個也是眾人之一，如

何為了自身本領高強，覺著對方不堪一擊，便只暗中相助不肯出手？你想借此一戰團結兩山土人，磨礪他們志氣，以為異日共同努

力轉入安樂之計，說來雖是好想，內中仍有毛病。

　　「第一，為人雖要以己力去渡難關，但是彼此心志相同的人仍應聯合一起，有力量的人多一個好一個，不應有什成見。第二，

既是許許多多的人力連成一片，當然越多越好，使其容易成功，還可免卻好些傷亡。何況對方還有好些五台、華山兩派凶孽在內，

不是常人所能抵敵。固然眾志成城，終於必勝，多上兩個專一應付凶孽的能手，事情便要容易得多，不更好麼？

　　「雲師叔和家師經他老人家一說，心意也有一點活動，仍不十分贊同。大師伯見雲師叔答話遲疑，自己因守昔年誓言不能遠

出，以為雙方心意不同，笑說：『我自昔年隱居此問，便一心練我《白陽圖解》，不問外事，共只為了一點閒事，在初來第二年去

往三原走過一次，無意之中救了一個孤兒。

　　「彼時公達年才三歲，急切間無處安頓，我又急於歸來，只得在大風雪夜用棉被將他包好帶來山中，打算撫養兩三年，稍微懂

事，順便托二師弟帶往山外，托人撫養。不料三師弟和我一樣，奉有先恩師遺命，發現遺書，都要在山中修練，不能出山。跟著二

師弟也尋了來和我住在一起，誰也不能遠出，山中又無人上門，便耽延下來。

　　「先恐公達久居山中，將來不能謀生，從第四年起便教他熬練體力。初意只在空閒時教他識字，學點強健筋力之法，一遇機會

便送往山外，托人撫養。誰知此子聰明非常，和我親如父子，見什麼學什麼，一學就會，從小便知用功。八九歲上又巧服了一種強

身健力的草根，當時週身腫脹，痛苦非常，一句話也說不出。先還當是中毒，後來看出不是。

　　「為他連用了七日夜的心力，方始復原，腫消痛止。由此身輕力健，能夠獨追逃鹿，手捉飛烏。當他病好能開口時，問出原

因，再往尋那草根，共只一株，所剩枝葉已被野獸吃去，至今不曾再見，也不知是什麼東西。因其年紀越長，心思越靈，膽勇氣力

也越大，朝夕相處，親如父子，一聽說要送走，便悲哭終日，寧死不去。

　　「我因以後練那《白陽圖解》，每一坐關便是兩三年，恐他寂寞，又防膽子太大，孤身出外打獵遇險，心中也真憐愛，這才不

等《白陽圖解》練成便先收徒。事也湊巧，剛拜師不久，先是二師弟尋來；跟著三弟所收騎虎孤女雲萍業已長大成人，獨自移居林

中，日常均可相見；並還收了異獸紅牤，有事隨時均可往尋。

　　「此子本極勤奮，二弟來時又收了一個徒弟，用功時多一同伴自好得多。本來我想我們老師兄弟每人均收有一個弟子，大家都

有傳人。可惜昔年我和三弟奉命清理門戶，門人本就不多，剩下一兩個也因崆峒鬥劍送了性命。如今老來共只三個男女門人，終覺

人少，打算練完《白陽圖解》開關之後大家留心物色尋找幾個，以為將來師徒合力修積善功之用。

　　「今早功行圓滿，第一次出洞閒遊，便遇見這兩小夫婦，人雖未傷，但都中了一點毒氣，不是當時所能痊癒，如非特製解藥，

命已不保，須要經過一二日夜才能將毒去淨，這才帶了回來。難得他夫妻都有這樣志氣，人更善良，又是尋訪三弟而來，先想令他

二人拜在三弟門下，現在變計，由我收徒，乘著巴家莊群賊人未到齊以前，一面用緩反之計使其膽寒顧慮，不敢妄動，勢必到處勾

引兇人，意圖大舉，我卻加緊傳授他師兄弟三人的內功劍術。

　　「好在他們武功都有一點根底，人又聰明，《白陽圖解》我已照先恩師所說，全數領會，只要各人有口好劍，真個登峰造極自

辦不到，想要速成，用以應敵，如能用功，有個十天半月便可應付。這類好寶劍我原藏有幾口，正好合用。這一來和我親身出去一

樣。

　　「三師叔天性強固，只是贊好，並說寇師弟夫婦難得，別的未置可否，看意思還是不想改變初意。家師卻說：大哥所說雖極有

理，我弟兄出去要少好些傷亡，免去許多危害。但是這班賊黨均非小可，個個機警狡猾。我們稍露形跡，不是把那幾個最有名的兇

人當時驚走，又留後患，便是看出不妙另外設法搬兵，甚至把那隱跡數十年的老對頭也勾引了來。

　　「這幾個昔年漏網的元凶首惡，本來奉有先恩師的遺命，無論如何也要將他除去。我弟兄隱居森林，多年苦練《白陽圖解》，

全是為此。賊黨將他引來，照說一舉兩得，無如時機未至，好些顧慮，我們準備也還不夠。這幾個仇敵隱居匿跡已有多年。三弟前

三年出山查探，雖聽人說崆峒餘孽又在蠢動，但都是他幾個徒於徒孫，並非本人。

　　「我們在此苦練《白陽圖解》，焉知仇敵不因我師徒突然失蹤，想起那年雙方鬥劍時先恩師所說除惡務盡之言，有了戒心，他

師徒多少年的搶劫聚斂所得富逾王侯，本無須再出生事，對外說是隱居海外，並還造出入已老死的謠言，使正派中人日久淡忘，不



再注意，他卻帶了大量金銀財主，仍隱崆峒深山隱僻之區，外面裝成一片山林，內裡建下許多宮室，過那荒淫作孽的歲月，一面再

想盡方法打聽我們下落，練上許多和以前那樣的毒刀毒針，準備拼個死活。

　　「照三弟所聞，他門下那些餘孽近年雖在外面為惡橫行，人都借故招搖，鬧上一陣，又往別處，仔細考察，事並不多，看似明

目張膽，任性橫行，實則東一處西一處，和以前那樣，日常任性凶殺，無惡不作，並不相同。也許查不出我們下落，所想陰謀毒計

業已完成，故意命些徒子徒孫出山引逗都在意中。

　　「我們如不準備停當，探明仇敵虛實，不是重蹈昔年覆轍，便被仇敵看出我們強弱，一面作對尋仇，陰謀暗算，一面重出害

人，為禍更大。故此我們行事必須慎重，樂得乘他此時隱居深山，與這班尋常惡賊兇人無什勾結交往之際，由東山香粟村幾個少年

男女英俠為首，聯合兩山上人，將這些惡賊兇人全數除去。我們只在暗中相助，以免急則生變，賊黨情急心慌，輾轉勾結，將這幾

個極惡窮凶不到時機先引了出來。

　　「就是我們穩佔上風，他師徒人多，本領多半不弱，事前如無準備，急切間決殺不完。這類淫凶好色，專喜採補的老少妖孽，

只一出動，必有許多良家婦女受害，三弟和我暫時不肯露面便由於此。至於賊黨人多勢盛，還有好些能手快要到來，我們也早防

到。動手那日必往暗助，並非置之不問，只不過機密一點，並想借此鼓勵這班少年男女和兩山土人罷了」

　　「大師伯向來專講力行，不多與人爭論，又是老年弟兄，同門至交，聞言雖然微笑不語，但我看他對於新來二位師弟妹十分看

重。小師兄素愛朋友，當公遐夫婦未遇險時便與交談，彼此十分投機。因知大師伯脾氣奇特，不敢做主，又想看看他二人的膽勇本

領，心想，既是來尋三師叔，便是自家人，早晚見到，何必忙此一時、稍談了凡句，便借故避開，對他夫婦感想極好，早就防他前

行險阻，暗中跟去。

　　「恰巧蛇群由斜刺裡穿過，二人如避得快。毒蛇正在尋仇之際，也可無事。公遐偏是情急太甚，恐傷林帥妹。斲傷了一條大

的，致將群蛇激怒，紛紛夾攻，不是小師兄趕來得快，胸前又帶有專避毒蛇的藥，不等毒蛇追來，人已送命。大師伯本就喜他夫

婦，小帥兄又在旁邊力求，說香粟村諸仿英俠只他夫妻本領最差，定要帥伯收徙，並還借著一句口風，便將師伯寶藏多年的一對長

劍取出，如非中毒未愈，恨不能當時便請師伯傳授了。

　　「正命紅牤來接雲師妹和婁、秦二兄，忽有一年多未見的老友不知怎會探出三位師長下落，來此尋訪。這位老前輩姓棘，老賊

婆蕭五姑師徒到前生病便是棘老前輩罡氣所傷，凶謀才被暫時止住。否則當夜到了巴家莊，問知經過已早發難，去往香粟村行刺

了。我們來時，三位師長正與來客密談，吩咐我們轉告三位，暫時不要人見，可先看望公遐夫婦。

　　「跟著紅牤跑回送信，說你三人業已騎虎尋來，小師兄急於見面，又因公遐夫婦剛把腹中餘毒下淨，想使他們乘此機會稍微歇

息，以便夜來賞月，領略月下初開的青蓮異香，拖我一同趕來。他因性急，遇見生人不喜多說，命小弟代說經過。你看前有天光下

映，和那蓮蕩斜對面，那幾株大樹後面便是大師伯所居山洞。洞中終年黑暗，雖然點燈，也頗氣悶，前年才和小師兄在水邊建了一

所敞樓。我們先到樓上稍微歇息談上片時，等三位師長送客走後再見面吧。」

　　眾人邊說邊走，由一樹縫中繞出，約行半里，便見前面天光下照，現出大片種有許多蓮花水樹的池塘，聞言連聲謝諾。

　　祖公達自從初見，忽匆匆說了幾句，以目示意，便由龐浩一人開口，聽完笑道：「你比我年長，不願叫我師兄，原是人情，如

何當著外人也是一句一個『小』字？今天寇師弟夫婦喊我師兄，我比他們年輕得多，已覺不好意思。莫如由今天起我們照年紀大小

把稱呼改過，省得一口一句小師兄，叫人聽了刺耳。」

　　龐浩還未及答，秦真聰明，早已看出這兩人非但小的一個功力較高，龐浩口雖喊他小師兄，神情也頗恭敬，又是大老祝一公從

小收來的愛徒，料其得有師門真傳，決非尋常，接口笑道：「祖兄不必介意，按理原該以入門先後為序，龐兄想是平日喊慣，又和

祖兄同門骨肉之交。我們雖是初見，論起來均非外人。古人傾蓋論文，一見如故，便成骨肉知己，往往傳為美談。

　　「何況祖兄得有師門真傳，聽龐兄口氣，武功劍術均非我們所及，此後還要常時討教。如因區區口頭稱呼心存客氣，連公遐兄

夫婦初拜師的後進同門也以年紀大小來論，非但於理不合，公遐兄人最謙退，蓉姊更是性情溫婉謙恭，也必不肯。還望不要見外才

好。」

　　龐浩也在一旁笑說：「果是我平日喊慣，一時改不過來。你比我先入門好幾年，又是大師伯嫡傳弟子，無論天資學力都比我

高，我們不比外人，如其非改不可，便是生我的氣了。」

　　公達忙笑答道：「不改也可，口頭稱呼，本無關係，原是隨便說笑，無什關係。當初你剛來時，便覺你比我年長得多，喊我師

兄於理不合，你因要學竹手箭，又比我晚來幾年，非但不肯改口，還稟明瞭二位師長，定了名次。在此無妨，便這三位哥哥姊姊都

非外人，決不至於笑我；將來出山，當著外人就不好意思了。

　　「你為人拘謹，勸必不聽，明日稟過師父，索性就此一來全數改過，反正都和親兄弟一樣，誰當哥哥也不相干。我命紅牤採了

一些野生山果，又將塘裡的藕掘了兩根嫩的。我們同到樓上談上一陣，再見公遐師弟，從此好友越多，還要殺賊除害，真個有趣。

師父如許我到你們香粟村去就更好了。」

　　說時，主人業已請客登樓，公亮等三人見那水塘也有數十畝方圓，佔地頗大，種了兩三片蓮花，最奇是水中還有好些花樹，當

中極寬水面，四外古木參天，奇石獨立，風景清幽。那樓背倚木林，面臨碧水，乃是十幾根碗口粗細的巨竹建成。離地三四丈，下

面全空，上面只有一層，四面開敞，只用細竹做了一圈欄杆。

　　上面都是各式藤蔓香花飾滿，五色繽紛。遠看宛如一幢錦繡花塔，上面頂著一大問約有六七丈方圓的平樓，樓下種有高只兩三

丈，粗約寸許的特產方竹，恰似萬竿修竹，千重碧雲，簇擁著一幢五色樓台，壯麗已極。上面桌椅均是整塊木樁所制，雖然樸實無

華，看去更顯清潔爽目，古拙可喜。

　　賓主五人坐定之後，公亮等三人均關心公遐夫婦，虎女對於林蓉更是關切，恨不能當時把人見到，幾次想要開口，均被公亮止

住，各朝對方暗中留意。仔細一看，龐浩表面謙和老實，貌相也極平常，看不出什異處，人卻言動沉穩，話不輕發，隱含英銳之

氣，乍遇不覺，對談稍久，便使人無形中生出親切之感。無論何事都是直話直說，有問必答，誠懇已極。

　　祖公達年紀實在已十五歲，因其身材矮小，粗看雖只十一二歲光景，人更機警沉著，言動都如成人，沒有一點稚氣，只稍微好

勝一些。似因隨師山居年久，除同門師弟龐浩外不曾見過外人。聽二人口氣，這二位師長人雖和善，鍾愛門人，管教頗嚴。各人每

日均有一定功課，有時還要坐關，動輒經年累月，親近時少。一旦來了幾個外人，又都是心志相投，並有師門淵源的平輩之交，不

由喜出望外。

　　人還未到，樓上便有了準備，酒食山果樣樣都備，擺了一大桌，招待更是慇懃，宛如至交老友久別重逢，辭色全都誠懇親切，

也沒有什麼尋常客套，一點不像萍水相逢神氣。心想，高人門下果是不同，難得對方一見如故，人又這樣天真至誠，何必再有顧

忌？

　　虎女首先忍不住，間道：「寇兄，蓉姊今在何處，我們前往一探可好？」

　　龐浩笑答：「並非不令三位兄姊前去，只為方才來客出於意外，三位師長只顧接待棘老前輩，同往後洞密談，不曾招呼，忘了

他二位服有極猛烈的下藥，一時疏忽，未及安排；又知他二人患難夫婦，無須避什嫌疑，便寇師弟也因林師妹中毒較重，四肢無

力，意欲在旁照看，未將他們分開。

　　「不料藥性發動，週身污穢，幸而上衣業已脫下，不曾沾染。我聽公遐急呼方始得知，只得把我師兄的小衣褲拿了兩件，又命

紅牤提了兩桶泉水進去，我們不便入內招呼。他二人毒雖打下，人卻疲乏不堪。又因那是祖師兄以前的臥室，他二人還存客氣，林

師妹更急得直哭，又走不動。



　　「後來還是祖師兄由後洞跑出，聽說此事，知道他們下半身業已污穢，如不洗滌乾淨，就有衣褲也難更換，竟將藏了兩三年至

今不捨得吃的一粒青靈丸隔門交與公遐，連水遞過，令其夫妻分吃，再三勸慰，說洞中石室甚多，休說可以打掃乾淨，就是捨掉一

間也不相干。一面請他二人換好衣褲，移居隔壁房中，並命紅牤鋪好獸皮。

　　「我們雖怪自己疏忽，同門至交，這樣一點小事自然不足為奇，但他二人毒氣太重，臭到極點。祖師兄平日最愛乾淨，雖命紅

牤相助，等他夫妻服藥之後，精力稍復，人也洗滌乾淨，穿上衣褲，又引往洞外小溪分別沐浴，重新換好一身乾淨衣服，送往隔壁

一間安臥養神。

　　「先住那一間也由紅牤打掃乾淨，把舊衣帶往遠處棄掉，那奇臭之氣我二人出時還未退淨，他夫妻還覺不好意思，再三推謝，

要我二人避出。恰巧紅牤趕來報信，說三位兄姊已在途中，就要到達，匆匆迎出。

　　「因恐你們不耐那樣腥穢之氣，人雖移開，非由當地經過不可。他夫妻連經勞頓，也須養神，才請先來此間。我們談上些時，

吃點東西，他二人一醒，或是來客起身，紅牤必來送信，我們再往看望，拜見三位師長不遲。」

　　公達接口笑說：「污穢還在其次，最討厭是那腥穢之氣有毒甚重，雖不至於有什大害，常人聞了頭目昏眩，胸頭還要作惡，實

是難當。我和龐師弟雖有避毒的藥，何必多聞臭氣？並非我太怕臭，前聽三師叔說雲師姊最愛乾淨，故想等上一會再去。好在我住

那間屋雖也深藏地底山腹之中，因我從小就恨黑暗氣悶，這片森林看去像是大片平地，實是大片嶺脊的山腰。

　　「後洞一面便通著一條大壑，離地百丈以上，壑底才與尋常地面相等，走在林中的人卻不覺得。內裡洞穴甚多，我弟兄常年無

事，想了種種方法，開出幾間鄰近上面的石室和幾條通風之路，有的並可望見天光，日裡不點燈也能看見。起初我和龐師弟各住一

間，後因龐師弟那間較大，又有許多天然生就石鐘乳削平的石榻桌椅。

　　「龐師弟心思更巧，他那一間伸向林外，無意之中掘通了兩處天窗，並還設下兩幅花簾，遇到大雨還可關閉，外有山石遮蔽，

外人看不出來，比我住那一間要好得多。先想讓我，我自不肯，後因各居一室，夜來寂寞，由前年起才搬將過去和他同住。洞中原

存有許多獸皮、蟒皮可作被褥陳設，除師父、師叔所居後洞一向不用陳設鋪蓋而外，幾間好一點的石室都鋪得有，我偶然也往原住

那間讀書寫字，並不真住在內。

　　「寇師弟夫婦卻是難過非常。其實他二人所下污穢，聽說均在下衣裡面，並非狼藉滿地，稍微洗滌便自乾淨，再經山風一吹，

不消片刻臭氣便可散盡，我們再談上片刻前往正好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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